
我家拆迁登记附着物的单子上，
记录着4棵桑树。有两棵稍大，其中
有一棵父亲说有好多年了，是弟妹种
的。但我已没有印象了。

我只知道门前蔬果园里，有3棵
不大不小的桑树。这三棵桑树，栽种
于2021年，是前黄南丁舍的何建明兄
送的。何建明兄老家是我家前面不远
的鱼池上，和我们西朱西都曾养过
蚕。养蚕则多桑园。不过，很久以前，
我们就不再养蚕，周边的桑园都挖
了。即使有桑树，主要也就是路边的
老野桑树。

2020年上半年，前黄镇有领导告
诉我，现在前黄丁舍的桑树很多，晚春
可以采桑子，并介绍我到何建明家采
桑子。我这才知道，丁舍种了成片的
桑园，已经成了前黄的特色产业，每年
来采桑子的人很多，甚至成了网红打
卡地。不过，如今前黄的桑园，都是果
桑，以收桑子为主。我小时候故乡的
桑园桑子虽然也很多，但桑树属于叶
桑，主要是采桑叶喂蚕。

何兄后来给我送来了四棵桑树
苗，弟弟将它们种在了门前的果园
里。几天后我离开故乡，发现有三
株已经成活，后来也就是活了这三
株。2022年即已挂果，家里人吃到
了桑子。

前些年，桑子桑树，在故乡似乎成
了稀罕物。其实，我小时候故乡遍种
桑树。我们西朱西这个当年只有十四
户人家的小村子，拥有五个不大不小
的桑园，路边还有野桑树。桑子泛红
后，顽童不会放过任何一块桑园，甚至
路边野桑树。采桑子，曾是我小时候
故乡顽童最大的免费福利，没有之一。

我们曾经是种桑人家的孩子，从
小在桑园里厮混，采桑叶，挖半夏（桑
园里半夏最多），捉桑牛，用桑树条作
假枪假刀，黄梅天在桑园沟里捉上水
鱼……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采桑子，
桑子从泛红酸得掉牙吃到红的紫的，
手、嘴唇、口袋都是紫的……甚至，我
小时候上走马塘去卖甲鱼壳之类，还
贪墨了其中两毛钱，买了一本连环画
《桑椹红了》，讲抗日小英雄的。为了
解释货款的短缺，我向父亲撒了谎。
后来父亲发现真相，把我暴揍了一
顿。这是我记得的人生第二个谎言。
那个时候的我，从来不会去想，有一天
故乡那么多桑园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桑园，即是故园。我最初这种朴素的
认知，完全来自日常生活的经验，却完
美契合了文化的传统。

小时候，故乡到处都是桑树桑园
的时候，晚春我们到处采着桑子的时
候，我并不知道，桑树曾是中国最有
名也是最重要的旧物之一。“桑”属于
最早见诸甲骨文的文字，说明其对中
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早。
《诗经》有很多地方提到“桑”，如《郑
风·将仲子》：“无折我树桑。”后来，中
国的文化典籍名篇中，有很多提到桑
或专门咏桑，如古乐府诗《陌上桑》有

“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等等。
而《史记·货殖列传》则从经济政治上
肯定了桑的地位：“齐鲁千亩桑麻，渭
川千里竹……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我后来读《诗经》，知道《小雅·小
弁》中有“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句。张
衡《南都赋》则有“永世克孝，怀桑梓焉”
句。中国是最早利用桑树养蚕的国家，
古时住宅旁常种桑树，用来养蚕，种梓
树以制作器具，桑树梓树，在古代是先

民极其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看到父
母种下的桑树梓树，必得要恭恭敬敬。
后世之人，遂用桑梓来喻父母之邦，桑
梓之情实为思乡之情，如蔡文姬《胡笳
十八拍》所唱：“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
当埋骨兮长已矣。”前些年我在北京做
读书会，其中一场关于同乡关系的，也
曾用柳宗元《闻黄鹂》句：“乡禽何事亦
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

有一种流行说法是前不植桑，我想
多系“桑”“丧”同音，以为不吉利，也不
知道是从哪个风水先生那里流出来
的。这说法显然与将桑树视为故园的
文化传统，以及将桑树作为中国古代最
重要的经济作物不合。幸好父亲说，本
乡没有这种说法。不过，我们西朱西的
五块桑园，至少有三块是在坟地周围：
西朱坟上、邵家坟上、大家坟上，旧祠堂
边上也有一块，算是离村最近。

小时候，不只是桑树，与桑树有关
的生活场景和物件随处可见。故乡过
去种桑树，不像今天前黄的桑园那样
是为了采摘桑葚，而是养蚕。前黄镇
上有收茧站，跟粮站类似。父亲告诉
我，周边街镇，礼嘉、走马塘、庙桥、南
夏墅都没有收茧站，因为缺少烘茧的
师傅。周边乡村，只有家在观音堂的
我姑公（父亲的堂姑父）时谈春能烘
茧。我出生的老村旧居，屋里春天都
是叠床架屋般摆着养蚕的蚕匾，养蚕
时剪桑条采桑叶喂蚕；蚕上山时家里
则换成蚕龙，结茧后帮着大人从蚕龙
上采蚕茧。小时候，大人用绳耙头绞
蚕龙时，孩子们总是热切地围观。蚕
宝宝长大时，偶尔会有一些蚕异样，呈
现淡黄色透明状，养蚕人总是挑出来
给小孩生吞，据说生吞了这些蚕，小孩
会变聪明。总有人不敢生吞。我几乎
每年都吃，不知道我今天的所谓聪明
是否与吃了这么多生蚕有关。

故乡众多桑园，在上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消失了。记得当时生产队
把桑树都连根挖了，路边堆着一堆堆挖
出来的桑树，每家分点当柴火烧。我后
来一直以为，是蚕丝业被逐渐起来的半
现代工业和现代工业排挤，没人再收蚕
茧缫丝，才让故乡的桑园消失的。直到
此番拆迁，我问父亲，父亲说大概是在
1977年左右，当时种水稻，用了一种农
药，稻秧打完农药后，养的蚕就得病，最
后没法子，只好放弃养蚕，毕竟稻米才
能填饱农民的肚子。过了几年，桑园全
部给挖了。江南农民过去世代养蚕，从
未享受过司马迁说的“与千户侯等”的
生活，倒是贴切张俞的“遍身罗绮者，不
是养蚕人”句。

我后来每看到桑树，总会想起故
乡的桑园，想起在桑园里度过的快乐
的、无拘无束的童年少年时光。90年
代，故乡还曾开发出用桑叶做的袋泡
茶，惜未见正果。那时，故乡朋友送我
桑叶茶，我还惊讶故乡还有种桑树
的。后来前黄中学一位师弟，在北京
郊区承包了一篇桑园，做茶叶泡桑子
酒。那个桑园也是果桑，桑树高大挺
拔。我小时候从未见过这么高大的桑
树，故乡只有野桑树才长得高大，但也
比不上我在北京见到的，这让我很意
外。故乡的桑树每年都要剪桑条，不
能让桑树长得太大的，采摘桑叶养蚕
不便，所以只有野桑树才长得大。后
来在撒马尔罕瘸子帖木儿的陵园，见
到了更为高大、树龄更老的古桑树，比
泉州开元寺的古桑树还要高大，更是
让我震惊，也让我知道天外有天。

江南旧闻 / 朱学东

桑 树

今天——5月26日，一个普通的
日子。对于原常州第四无线电厂（简
称四无厂）读书会的会员来说，是一个
值得纪念的日子：读书会迎来了成立
40周年。

当年意气风发，如今都跨入“花
甲”之门。纪念日怎么过？会员闵松
提供了一个温馨又浪漫的场合，邀我
们共赴他女儿的婚礼。据他在“原上
草”微信群里讲，婚礼本想定“五一
节”，他一看“526”将至，又恰是星期
天，于是提议，并获家人认同。这一顺
延，堪为“神来之笔”，婚姻大事，讲究
的是水到渠成，“微调”之念，缘于他与
我们共有的“原上草”情结……

38年前，我正是通过一本薄薄的
油印刊物《原上草》，走进这片青春之
地的。那时，我是四无厂的一名车间
技术员，怀揣着文学之梦，午休时在厂
图书室看到了《原上草》，由其“牵线”，
加入了读书会，结交了新朋友。“那时，
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北岛
的诗同样道出我们的心声。读书会的

“元老”董为群为我“补课”：当年一车
间的李时英在全国“振兴中华”读书活
动热潮的感召下，萌生成立职工读书
会的想法，他依托厂工会图书室，集结
了不同车间的8位青年工人，在1984
年5月26日下午开了个碰头会，这一
天就成了读书会成立日。

有了组织，会刊是“标配”，刊名
《原上草》赢得一致赞同。白居易的名
篇，写的是野草，颂的是生命，“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正是春草顽强生
命力的象征。于是，会员自己写，诗
歌、散文、小说，体裁缤纷；会刊自己

印，刻写、油印、装订，通宵达旦。《原上
草》以双月刊的频次，坚持出了好几年。
我记得，我1986年入会时发在《原上草》
的第一篇散文，标题是《？》，以北行途中
看到常州和平路上的路灯，因道路弯曲
而形成“？”形状为由头，思索青年人如何
走好人生之路，打上了浓浓的“八十年
代”印记。

读书会重在读书。坚持每周一次
的活动，总是在下班后或厂休日，有时
与兄弟单位同好交流，有时请高校老师
讲外国文学……大多时间是读书会内
部互动，或徜徉在“走向未来丛书”，或
探讨起萨特存在主义，或争辩于“寻根”

“先锋”谁领文学风骚，把阅读、思索作

为生活中最大的愉悦。有一阶段采用
一人主讲、大家讨论的形式，有次轮到
我，我带去了刘兆林的小说《啊，索伦河
谷的枪声》，小说曲折的情节，引人入
胜，我搞成了“故事会”，花去了大部分
时间，本来准备好的人物塑造、艺术魅
力分析，只得匆匆带过。讲得粗浅，却
收获了快乐。

读书会绝不闭门读书。四无厂是一
家同时生产军用雷达和民用收录机的企
业，不同的工种，繁忙的生产，使得军、民
品车间青年员工交流不畅。读书会与厂
团委合作，举办诗歌创作朗诵会、音乐欣
赏、演讲比赛等，架起青年沟通桥梁，营
造员工学习氛围。有一年，常州市举办

全市性青年辩论大赛，学校、企业、机关
等各路好手唇枪舌剑，读书会的蔡宾、苏
善群、薛伟过关斩将，成为前三名中的唯
一工人代表队。读书会也在《常州日报》
上“露脸”。登在1987年3月5日二版
头条的报道，肯定了读书会“坚持三年有
成效”，副题是“读书小组成员人人被评
为厂先进工作者或优秀团干部”。文中
列举读书会杨金兔把自己读书体会运用
到生产、管理中去：“他在二车间担任车
间主任时，针对外包工多而难管理的情
况，翻阅有关书籍，并与读书小组成员讨
论，通过施行《外包工奖金和工资考核办
法》，取得良好效果。”

读书会更延续一份纯真情谊。随
着年龄增长，恋爱结婚生子；伴着改革
开放，人员流动频繁，读书会的“形”渐
渐散了，读书人的“心”依旧在一起。因
为没有一种颜色，可以涂抹我们心中的

“原上草”，直到如今。我们常常互动，
“原上草”微信群除了问好，更有话题讨
论；每每聚会，老会长薛婵娟仍如当年
精心组织。程昇在儿子留学之际，邀读
书会成员见证成长，而多位会员在儿女
婚礼上，把“原上草”三字作为独特的餐
桌引导牌，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们也不
会忘却当年厂图书室的管理员，是她们
为“原上草”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特别是
成立伊始的赵云琦，这位东吴大学的毕
业生，既爱养猫更爱京剧，既服务周到
还融入其中，成为我们的领路人与忘年
交。这份情谊、牵挂，一直延续到她91
岁高龄仙逝。

身体早已进入了新时代，灵魂仍在
八十年代。因为对四无厂读书会成员而
言，那里有一片开不败的“原上草”。

一起走过 / 江天舒

八十年代“原上草”

读书会成员相聚，邀当年的图书管理员赵云琦（前排中）参加。

40多年前，一位叔伯舅舅听说
我将去常州工作，不无担忧地告诉
我，常州话好难懂哦，“玩玩（闲聊，串
门）”叫“白相相”。他说他当年逗留
常州也就学会了这个词。于是我带
着“白相相”忐忐忑忑地一脚跨进了
陌生的常州城。

入职不久，行政办公室唤我去领
一份材料。主任抬手指了指远处：“底
窝”。我扭头看去，有一部电话机在台
子上，心想常州人发音“电话”大概是

“电窝”吧？我便疑惑地问：“领资料要
打电话吗？”主任又说了一遍：“电窝
嘛。”我只得去拿起电话筒，却不知道
拨什么号码。“啊呀，台子底下！”哈哈，
原来是“底下”！我赶紧弯腰取了材
料，仓皇逃出门去。

难忘有一次，应约初访朋友家。正
事进行中，传来了钥匙开锁的声音。朋
友轻声说：“我老母家来了。”随着门被推
开，我站起身，微笑着招呼：“大——”。
在我家乡，称呼同辈母亲叫“大妈”。
突然想起，常州叫“婶婶”，我立即改
口：“婶——”。定睛一看，比朋友还年
轻啊。管她三七二十一，我就重新完整
地发声“你好”，貌似过了场。

一会儿问友：“你妈这么年轻？”友诧
异：“你见过‘偶锅娘’？”我用手指向厨房
间：“你不是说了，你老母吗？”“我妻子
呀！”啊哦，常州人叫妻子是“老母”，称母
亲是“偶锅娘”。后来听说，常州人称妻
子不是“老母”，是“老马（嬷）”。我觉得，

“老马”与“老妈”也算同音了。斗转星
移，我慢慢领教了诸如此类，“我们”叫

“哈尼过”，“你们”叫“尼过”，“他们”叫
“他过”，“大家”叫“抖过”，“拿来了”叫
“奴来了”，“走了”叫“叉龙勒”，“讲话”叫
“钢窝”……常州方言，简直是检验语言
能力的试金石。

有一天晚上加班，遇事需打电话到
同事家去。第二天同事来讲：“电话一
接，我儿子就说，是XXX打过来的，办
公室里只有他不讲常州话。”瞧，来常州
不讲常州话，也容易出名的。日子久了，
办公室同事与我应答时，不经意间也都
讲起了普通话。

我本愚钝，语言更是短板，只得放
弃了学讲常州话的雄心壮志。不知何
时起，生在常州长在常州的家妻也说
起了“常州普通话”，常州话反而“港不
连欠”了。我曾抱怨常州话不好学，同

事却说常州话好学又好听，我不服气，
请同事读“555555”这个数值。同事毫
不犹豫地发音：“嗯色嗯饭嗯牵嗯波嗯
色嗯”。我再请只读数字，同事便“嗯
嗯嗯嗯嗯嗯”。显然，连续鼻腔发音比

“呜呜呜呜呜呜”口腔发音更费力，大
家相视而笑。

我发现，常州话里“2”像变色龙。2
（二）读“liáng”或“èr”，各地差不
离。22，就变了，“拈（长音）泥（短
音）”。222 呢，成了“两波拈泥”。
222222，那就是“拈泥饭两牵两波拈
泥”了。2元2角叫“两块两锅”，这大家
差不多。22元就变成“拈泥快”。22元
2角自然成了“拈泥快凉锅”。我头脑
发胀。还好，在城市化及人口大流动背
景下，常州外来人口也有两百万了，南
腔北调寻常可闻。

几年前，曾有网友担心常州方言被
下一代遗忘，提议进课堂。我却深感国
家推广普通话的良苦用心，也惊叹人类
声带竟能发出千万种不同的声音，形成
千万种不同的语言；又胡思乱想，用声音
传递信息的其他动物，如大象、狐狸、土
拨鼠、狼、猫、狗、狮、虎，有没有方言呢？

谈天说地 / 一卉

学不会常州话

1902年重阳节，方重出生于安徽
芜湖一个普通家庭。其母出自常州书
香世家，外祖父曾创办县立冠英小
学。方重自幼被寄养在常州的外祖父
家。七岁那年，外祖父携着方重的小
手，亲自将其送入了校门。在学校，除
了语文、数学、史地、写字、画图外，方
重开始学习英文。1916年，方重考入
北京清华学校（现清华大学）。1919
年，方重决定主修英国语言文学。
1923年，在清华结业后即赴美留学，
先入斯坦福大学，后又到加州大学继
续攻读。1927年冬，方重自美返国。
经同窗闻一多先生介绍，到南京第四
中山大学（即“中央大学”之前身）执教
英国文学。1931年，方重赴武汉大学
任教，任外文系主任。1944年，受英
国文化委员会之邀，方重赴欧讲学。
先后在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爱丁堡大
学、布鲁塞尔大学讲学并考察。在此
期间，方重利用讲学之余，悉心研究乔
叟，同时潜心翻译我国古代诗人陶渊
明的诗。1947年，方重回国，先后在
浙江大学、安徽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等高校执教。1956年被评
为二级教授。1957年，调至上海外国
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执教，历
任西方语言文学系（英、德、法语）主
任，英语系主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
长。1964年，任上海市外文学会会

长。1986年，方重教授成为上海外国
语学院第一位博士生导师。1988年，
方重教授执教六十周年之际，上海外
国语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表
彰他六十余年来孜孜不倦、严谨治学、
广育英才的崇高活动。1991年3月
27日，因突发心脏病，方重在上海逝
世，享年89岁。

方重的翻译篇目似乎看起来不
多，但是他的译文的字数却是非常惊
人。从篇目上看，方重的翻译主要有：
《坎特伯雷故事集》《乔叟文集》《理查
三世》《莎士比亚全集》中文版（十一卷
本）《陶渊明诗文选译》（汉译英）等等。

方重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从事翻译
工作了。他在英国时决定选择陶渊明
的诗歌进行翻译，因为他发现不少国
外汉学家的译本未能充分传达原作的
形式和内容。

方重认为，“搞翻译，要有一个明
确的目的——介绍世界上各国文化之
精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我们不能为翻译而翻译”。他认为，
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不仅在内容上，
而且还要在形式上；不仅在语言文字
上，而且在精神风貌上。为此，他提
出，翻译必须以研究为基础，没有研
究，就没有好的翻译；没有深入研究原
文和原作者，就不会产生优秀的上乘
的译文。

常州译人 / 戎佩珏 戎林海

学富五车的翻译家方重

春节期间，兄弟姐妹们团聚，聊着
聊着，便念起了已经去世的大姑父和
二姑父，念起了当年四个姑父一起给
爷爷奶奶拜年的热闹场景。四个姑父
都是淳朴的农民，但各具性格、各有特
点，可谓“四个姑父四朵花”。

大姑父中等身材，鼻直口方，标准
的“国”字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
睛。他性格外向、幽默风趣，总给人以
亲近感，就像一朵热情奔放的向阳
花。印象中，从没见过大姑父生气或
发怒的样子。不管什么场合，只要有
大姑父在，就会笑声荡漾、其乐融融。
大姑父不抽烟，不喝酒，凭着一副好口
才和机敏的现场反应，常常成为餐桌
上的核心人物。有时为了助兴，他还
会和我父亲一捧一逗，来两句全然不
着调的“唱曲儿”，笑得众人前仰后合，
气氛不断推向高潮。爷爷奶奶对这个
大女婿甚是满意，不止一次夸他是家
里的“花生米”——有他就香、处处留
香。小时候，我经常去大姑母家玩，一
住就是好几天。俗话说：“娘家侄子，
命根头子。”姑父姑母对我视如己出，
疼爱有加。有一次，大姑父带我到生
产队大场看兔子，贪玩的我把手伸进
兔笼里逗弄，结果被咬了一口，真是应
了那句“兔子急了也咬人”。大姑父听
到我的“惨叫”声，迅速跑过来，心疼地
查看被咬的地方，又带我去卫生室搽
了酒精，关切之情尽在不言中。大姑
父71岁患病去世，至今已有20多年，
但他积极、乐观、阳光的音容笑貌永远
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和大姑父的外向迥然而异，二姑
父则老实巴交，是个典型的“闷葫
芦”。儿时的印象中，二姑父身材不
高，微显驼背，脸型瘦削，古铜色的面
庞上爬满了皱纹。每次到爷爷家，二
姑父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旱烟斗，偶尔

捻一些水烟叶装进去，用火柴点上，惬意
地抽上几口。其他几个姑父在饭桌上谈
笑风生，有意无意总拿二姑父“开涮”，可
他就是不愠不火，也不搭话，偶尔露出一
丝笑意，算是回应。二姑父生了六个女
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大家子要
张口吃饭，日子过得真是紧巴。面对生
活的重压，二姑父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
的黄牛，又像是一只转个不停的陀螺，每
天起早贪黑，辛勤劳作，岁月过早地在他
脸上留下了沧桑的痕迹。等到把六个女
儿抚养成人，各自成家，日子好不容易苦
尽甘来，女儿们有能力也有心尽孝了，二
姑父却一病不起，生命在72岁戛然而
止。如果说二姑父也是一朵花，那他就
是一朵雪莲花，其貌不扬的外表下，有着

一颗坚强坚韧的内心，即使在恶劣的条
件下也能绽放美丽的花朵，成为生活的
强者。

四个姑父中，性格最平和也最内秀
的要算三姑父。三姑父当过几年兵，在
部队表现优异，原本可以提干，却因为
天生有一点口吃，最终只能抱憾退伍。
三姑父个子不高，长相却很周正，穿衣
干干净净、平平展展，走路身姿挺拔、健
步流星，军人作风不减当年。三姑父说
话不多，但聪明能干、心灵手巧，又舍得
吃苦、任劳任怨，和三姑母一起，把家庭
打理得井井有条、经营得红红火火。三
姑父那时做点贩运粮食的小生意，由于
诚实守信、童叟无欺，又精打细算、颗粒
归仓，比起做同样生意的人总能多赚一

些。每每有人向他讨教生意经，他总是
那句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向来不
吃亏。”其实，三姑父所谓的“老实”，何
止是诚实，还有勤俭、踏实、内敛、卖
力。最值得三姑父自豪的是，他培养子
女很成功，女儿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为
一家市级医院的临床医生，由于刻苦钻
研、专业精进，短短几年就成了单位的
业务骨干，与同为医生的爱人互学互
进、比翼齐飞，家庭事业可谓是一路凯
歌。如今，三姑父已七十有二，看上去
依然元气满满、底气十足，家里家外忙
个不停，偶尔还去邻村的工地上打点零
工。女儿女婿劝他不要折腾、享享清
福，可他总是闲不住。我们这些侄子经
常在三姑母面前数说姑父的好，三姑母
竟然有些“吃醋”：“你们把他夸成了一
朵花，我看他就是朵狗尾巴花！”三姑母
也许不知道，狗尾巴花的花语恰恰是平
凡、沉默、坚韧，这其实是对三姑父生活
态度的最贴切的写照！

如果把小姑父比作一朵花，那么非
他莫属的一定是热情似火的石榴花。
小姑父年轻时做过泥瓦匠，由于头脑灵
活、手艺精湛，在一拨瓦工中脱颖而出，
成为远近闻名的手艺人。小姑父生来
性格豪爽，各种饭局不吝豪饮，据说曾
在一次应酬中连饮三碗白酒，累计一斤
有余。我亲眼所见父亲、叔叔和姑父们
在一起斗酒的场面，虽不惊心动魄，却
也高潮迭起。只见在众人的“拱火”下，
小姑父把三大盅酒倒在一个小碗里，举
过头顶，脖子一扬，一饮而尽，竟然没有
一点痛苦状，还不停地咂巴嘴，满满的
享受和惬意！小姑父特别能吃苦，也很
节俭，又能持家，在父亲一辈中，他家是
第一个盖起楼房的。要知道在上世纪
80年代初的农村，这可是件了不起的
事情！如今，小姑父也已年逾古稀，依
然每天驾驶小电轮，干着短途运输和工
地装卸的生意。赚钱不多，但是日子充
实。自找乐子，同样心满意足。我听表
弟说，小姑父而今的酒量虽不如前，但
与同龄人相比依然属于“大牛”。有诗
云：人生如酒，世事皆不可强求，千载流
年亦如梦，月落山河一世倾。我想，对
于诗中表达的人生意境，小姑父也许领
悟得更为通透！

凡人剪影 / 濮端华

四个姑父四朵花

我的四个姑父（写意画） 冯卓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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